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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黑
色
的
部
落
」
是
古
蒙
仁
的
第
一
本
報
迤
文
學
集
，
收
集
有
「
鼻
頭
角
滄
桑

」
、
「
破
碎
了
的
淘
金
夢
」
、
「
幾
番
蘭
雨
話
礁
溪
」
、
「
黑
色
的
部
落
」
、
「
去

吧
！
瘟
砷
」
富

「
臺
灣
的
北
極
|
l

富
貴
角
」
洶
「
飛
車
生
涯
」
，
以
及
唐
文
標
及

作
者
：
古
蒙
仁

頁
數
：

I
I
~^
五

出
版
者
：
時
報
出
版
公
司

—
評
「
黒
色
的
部
落
」

瀏
明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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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者
自
己
的
序
言
，
大
部
是
作
者
從
六
十
因
年
起
到
六
十
六

年
的
作
品
，
這
段
時
間
具
有
多
重
的
意
義
，
一
是
古
蒙
仁
離

開
學
校
，
重
新
體
驗
生
活
的
日
子
，
二
是
古
蒙
仁
掙
破
小
說

和
散
文
的
格
局
，
把
心
馳
放
在
大
衆
之
間
的
一
段
歷
程
，
此

外
，
這
段
日
子
也
是
臺
灣
報
導
文
學
的
起
步
和
成
長
，
古
蒙

仁
從
開
始
便
參
與
這
段
運
動
，
因
此
本
書
不
僅
是
古
蒙
仁
個

人
在
報
迤
文
學
中
的
成
長
，
而
且
也
可
以
看
出
整
個
臺
涇
報

禪
文
學
的
成
長
。

一
、
從
「
鼻
頭
角
」
到
「
送
貨
員
」

「
鼻
瞑
角
滄
桑
」
，
是
古
蒙
仁
在
大
學
生
活
被
擊
垮
之

後
，
一
次
「
出
走
式

」

的
探
訪
，
一
腦
子
裝
的
是
某
種
幻

想
，
只
覺
得
自
己
是
來
到
一
個
誹
秘
的
境
域
，
是
一種
原
始

未
有
嘗
試
，
也
是
一
種
「
囘
歸
自
我
的
原
始
鄉
愁
」
，
以
爲

自
己
到
了
一
個
既
陌
生
而
又
熟
悉
的
地
方
，
因
此
古蒙
仁
「

站
在
船
頸
微
笑
，
然
後
對
自
己
說
：
你
的
願
筌
就
要
實
現
了

，
你
的
這
枝
筆
正
面
臨
着
一
項
沉
重
的
考
驗
。
用
你
全
心
的

愛
意
，
去
擁
抱
這
個
僻
遠
的
漁
村
吧
，
去
揭
開
它
鮮
爲
人
知

的
那
張
黒
幕
吧
！
」

這
種
充
淌
感
俯
的
激
動
，
不
但
是
古
蒙
仁
的
出
發
點
，

更
是
報
導
文
學
的
出
發
點
。
古
蒙
仁
和
其
他
許
多
報
導
文
學

家
一
樣
，
都
是
去
「
享
受
」
一
些
從
未
沒
有
過
的
生
活
背
景

和
經
驗
，
因
此
具
有
兩
種
特
色
，
這
是
古
蒙
仁
在
漁
村
住
過

一
陣
子
便
發
現
的
：
「
一
方
面
，
你
惑
於
社
會
改
革
者
的
抽

象
理
論
和
密
亮
的

口
號
；
－
方
面
，
又
迷
戀
藩
老
莊
皈
依
自

然
」
，
因
此
有
幾
個
本
質
，
像
好
奇
、
新
鮮
、
同
情
、
關
模

等
，
都
是
報
海
文
學
家
的
琫
本
心
態
。

但
是
這
種
心
態
只
是
基
本
的
，
甚
至
可
以
說
是
鹵
淺
的

，
卽
使
報
迤
文
學
家
在
自
己
的
親
身
採
訪
之
外
，
還
加
上
了

「
歷
史
」
、
「
傳
說
」
、
「
地
理
位
置
」
等
的
探
討
，
但
是

這
仍
舊
是
不
移
的
，
因
爲
都
免
不
了
遊
記
式
的
色
彩
，
彷
彿

自
己
是
在
處
理
另
外
一
個
世
界
的
人
民
或
環
境
，
而
却
又
勉

強
自
己
去
認
同
他
們
，
這
種
感
倩
的
激
動
雖
然
並
不
虛
僞
，

但
却
不
移
深
澈
，
深
澈
的
激
動
是
在
把
自
己
化
爲
他
們
的一

分
子
之
後
，
而
並
不
因
此
而
痲
木
，
只
有
更
積
極
地
找
出
他

們
的
基
本
問
題
和
未
來
的
動
向
，
報
迤
文
學
家
至
此
，
會
覺

得
自
己
肩
上
扛
着
不
止
只
是
「
報
導」
的
責
任
，
而
是

一
種

「
解
決
問
題
」
的
責
任
，
如
果
進
入
了
這
稱
心
態
，
那
麼
卽

使
找
不
到
解
決
問
題
的
方
法
，
卽
使
自
己
也
陷
入
了
困
境
，

但
是
我
們
可
以
感
到
這
才
是
一
種
更
深
的
關
籤
，
寫
在
紙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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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有
一
股
懾
人
的
力
噩
。

從

「
卽
景
式
」
的
報
海
文
學
家
走
到

「
深
層
的
」
報
淫

文
庄
子家
，
古
蒙
仁
是
做
到
了
，
在
「
鼻
頭
角
的
滄
桑
」
中
，

我
I
r不
免
感
到
對
漁
民

「
生
活
型
態
」
及
「
經
濟
情
況
」
等

描
為
，
充
滿
了
文
學
家

一
廂
情
願
式
的
描
寫
，
頗
爲
動
人
，

但
却
不
若

「
幾
番
蘭
市
話
礁
涙
」
中
對
農
民
生
活
型
態
及
經

济
情
況
的
探
討
來
得
有
力
、
深
入
，
蹲
伏
在
農
民
生
活
下
的

無
形
的
結
構
全
被
勾
勒
出
來
了
，
古
蒙
仁
甚
至
還
指
出
了
是

那
兒
缺
了
一
角
，
使
得
整
個
結
構
冇
了
問
題
，
如
果
不
是
眞

切
的
關
懐
再
加
上
涙
厚
的
社
會
意
識
覬
，
他
是
無
法
覺
察
到

這
一
點
。

不
但
在
縱
的
方
面
，
古
蒙
仁
有
了
進
步
，
就
是
在
橫
的

方
面
，
古
蒙
仁
也
比
乍
出
校
門
時
，
有
了
更
廣
的
接
觸
面

，

報
琳
的
範
圍
，
不
再
只
限
於
艇
、
漁
礦
，
不
再
只
是
充
滿
清

香
的
「
鄉
土
」

，
而
且
也
進
入
了
都
市
，
「
飛
車
生
涯
」
就

是
古
蒙
仁
在
面
的
獷
張
上

，
新
伸
出
的
一
隻
觸
手
，
也
可
以

看
報
迎
文
學
的
另
一
個
意
義
，
報
函
文
學
不
是
掲
發
社
會
病

態
或
某
一
特
定
對
象

，
而
是
及
於
任
何
人
，
包
括
所
謂
「
健

康
的
」
與
「
不
健
康
的
」
。

從
這
個
觀
點
來
看
，
古
蒙
仁
是
邁
進
了

，
他
從
「
見
山

不
是
山
」
成
了
「
見
山
是
山
」
，
因
爲
對
他
而
言
，
已
經
不

再
有
各
種
幻
想
：
迷
惑
的
阻
礙
了
，
他
可
以
發
見
任
何
題
材

，
處
理
任
何
題
材
，
而
且
都
付
出
相
同
的
關
心
。

一
了
觀
察
與
參
與

報
磾
文
學
家
和
人
類
學
家
許
多
類
似
的
地
方
，
除
了
紙

上
資
料
之
外
，
都
必
須
經
過
一
番
田
野
調
査
工
作
。
田
野
工

作
的
菲
礎
有
兩
項
，
一
是
觀
察
，
一
是
參
與
。
覬
察
是
文
學

家
的
本
色
，
文
學
家
就
是
拿
了
放
大
鏡
到
處
張
望
的
人
。
古

蒙
仁
在
投
入
報
海
文
學
之
前
，
是
寫
小
說
的
，
因
此
任
何
一

點
漣
漪
都
會
在
他
高
度
敏
感
的
心
靈
上
掀
起

一
陣
激
盪
，
因

此
我
們
隨
着
古
蒙
仁
的
筆
所
看
到
的
不
只
是
景
緻
的
描
寫
，

而
且
也
包
括
覬
察
者
和
被
觀
察
者
對
人
生
的
體
會

、

年
輕

一

代
和
年
老
一
代
處
在
變
化
多
端
的
世
局
中
的
歷
史
感
，
這
種

觀
察
毋
寧
是
深
入
的
，
在
古
蒙
仁
的
筆
下
，
甚
至
連
無
生
命

的
工
具
辶
各
截
事
賀
，
都
發
出
了
無
比
的
震
撼
力

，

這
就
是

一
文
學
作
品
和
一
份
田
野
調
査
報
告
所
以
不
同
的
地
方
。

古
蒙
仁
所
以
能
把
握
這
點
原
則
，
却
是
由
於
他
能
「
參

與
」

。
他
的
確
是
個
參
與
的
高
手

，
而
且
亳
不
矯
情
，
他
可

以
以
知
識
分
子
的
身
份
和
地
方
名
流
4

國
中
敎
師
等
來
往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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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
談
地
方
舊
事
，
也
可
以
化
身
爲
漁
夫
｀
礦
工
：
農
人
：
送

貨
員
、
獵
人
，
讓
經
驗
的
風

霜
踏
實
地
鎄
刻
在
他
的
身
上
。

古
蒙
仁
出
海
打
魚
，
體
認
了
漁
人
熟
練
的
技
巧
、
對
星

象
的
知
識
以
及
宿
命
的
態
度
。

在
金
瓜
石

，
古
蒙
仁
爲
了
瞭
解
礦

工
作
業
的
情
形
，
鑕

進
了
地
下
兩
百
餘
尺
的
坑
口

，
爬
進
焦
黑
剌
痛
的
煤
層
，
在

僅
容
迴
身
的
狹

小
空
間
裏
，

只
要
滾
下
一
片
石
塊
，
就
將
葬

身
於
不
見
天
日
之
地
。

古
蒙
仁
在
蘭
賜
平
原
，
颱
風
登
陸
，
爲
了
要
看
二
龍
河

海
水
倒
灌
的
情
形

，
一
個
人
騎
了
腮
踏
車
，
沿
着
二
龍
河
到

逹
十
二
連
擋
水
門
處
，
差
點
就
被
吹
進
淌
湧
的
巨
浪
裏
。

古
蒙
仁
爲
了
到
黑
色
的
部
落
l
~

秀
巒
村
，

一
個
人
背

了
二
十
公
斤
的
背
包
走
了
兩
天
的
時
間
。
到
了
秀
巒
村
，
他

住
在
新
光
派
出
所
內
，
並
不
以
「
居
高
臨
下
」
式
的
戳
察
爲

滿
足

，
他
和
山
胞
作
朋
友
，

一
起
去
打
獵
、

喝
酒
、

露
宿
野

地
、
採
香
菇
，

在
山
間
小
徑
穿
來
穿
去

，
他
能
不
了
嘔
山
胞

的
生
活
嗎
？
而
到
了
「
秀
巒
村

」
的
階
段
，

古
蒙
仁
也
比
以

往
成
熟
多
了
，
他
報
毋
山
胞
及
其
生
活
的
各
個
厝
面

，
而
他

同
時
也
有
了
山
胞
的
心
。

文
化
在
某
些
觀
點
來
看
是
矛
盾
的

，
在
古
蒙
仁
的
作
品

中
，

很
能
顯
出
這
種
特
色
。

每
一
個
文
化
都
想
把
持
住
自
己
的
特
質
，
但
是
却
無
法

壓
抑
對
文
明
的
褐
羨
，

黑
色
的
部
落
渴
望
現
代
都
市
的
電
燈

、
農
業
、

漁
業
，

希
望
走
向
機
器
化
，
朝
着
這
個
方

向
進
步

的
一
點
一
滴
都
能
叫
人
感
動
得
落
淚
！

我
們
希
望
他
們
也
和

我
們
一
樣
「
進
步
！
」
古
蒙
仁
就
這
樣
寫
著
：

「
諮
着
交
通
的
進
步
，
文
明
的
朐
步
已
一
步
步
地
踏
進

這
個
深
山
的
部
族
來
了
。
從
道
下
到
宇
老
，
從
宇
老
到
田
蒲

，

從
田
蒲
到
秀
巒
，
山
路
一
段
段
的
被
開
通
，

電
燈
從
一
個

部
落
點
燃
到
另
一
個
部
落
。
不
管
秀
巒
村
有
多
大

，
不
管
裏

面
的
山
坡
有
多
高
，

泰
雅
人
終
必
用
自
己
的
雙
手

，

來
解
開

自
身
的
命
運
；

用
他
們
的
血
汗
，

來
冼
刷
這
個
黑

色
的
惡
靈

。
我
相
信
，

透
過
這
些
汗
水
的
洗
禕
，

秀
巒
村
終
必
會
在
世

人
面
前
顯
露
出
她
眞
賀
的
，
美
麗
的
面
貌

＇
·
」
(
頁
二
i
l
-
)

但
是
，

在
另
一
方
面
，
却
又
對
古
老

、

沉
緬
、
紳
秘
和

所
謂
「
迷
信
」
的
文
明

，

充
滿
了
囘
歸
，
眷
戀
的
柟
悛

，

這

是
一
個
現
代
中
闞
人
所
無
法
排
逍
的
苦
悶
，
在
古
蒙
仁
的
作

l
、
矛
盾
的
心
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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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
蒙
仁
在
報
海
文
學
作
品
中
，
所
使
用
的
語
言
，
是
很

親
切
的
而
又
優
美
的
，
細
膩
而
又
不
盔
牙
難
讀
，
是
難
得
一

見
的
芬
芳
筆
墨
。

在
近
五
六
年
來
，
我
們
讀
過
太
多
的
鄉
土
文
章
有
些
作

品
除
了
豪
語
的
腔
調
之
外
，
遍
無
一
物
。
古
蒙
仁
是
本
土
人

，
但
是
却
沒
有
這
樣
的
現
象
，
他
的
語
言
，
除
幾
個
人
稱
之

外
，
如
「
伊
」
、
「
伊
們
」
，
再
其

餘
都
被
融
化
成
很
精
緻

的
共
同
語
言
，
只
要
有
類
似
心
靈
的
人
，
都
囝
得
懂
它
，
而

四
、
語
言
的
使
用

品
中
，
處
處
可
以
尋
着
這
樣
的
痕
跡
：

「
西
港
，
籠
罩
在
狂
歡
後
的
一
片
沉
寂
中
，
就
像
在

一

種
命
定
的
，
被
庇
蔭
着
的
幸
福
裏
沉
睡
過
去
了
。
那
種
自
信

，

那
種
喜
悅
，
在
在
都
流
露
出
他
們
對
於
王
爺
的
一
份
強
烈

的
依
賴
和
親
近
。

當
車
子
駛
過
西
港
大
橋

，
西
港
逐
漸
繶
入
那
條
綠
色
的

地
平
線
後
，
我
知
道
那
種
神
秘
的
庇
蔭
力
藍
，
就
像
那
片
綠

色
的
大
地
，
世
世
代
代
擁
着
我
們
那
些
小
小
的
鄉
村
，
擁
着

那
些
農
民
們
小
小
的
，
單
純
的
希
冀
和
夢
幻
°
」
(
頁
二
三

四
)

且
喜
歡
讀
。五

、
個
案
的
描
寫

個
案
的
描
寫
是
報
逛
文
學
中
很
重
要
的
部
分
，
在
橫
的

剖
析
之
後
，

又
加
上
一
個
或
一
個
以
上
縱
的
連
貫

，
使
誼
者

對
於
彼
時
空
中
人
有
一
個
逼
眞
的
影
像
，
所
以
「
個
案
的
描

寫
」
可
以
使
一
篇
作
品
生
色
許
多
，
古
蒙
仁
便
很
擅
於
運
用

。
．
不
論
到
什
麼
地
方
，
古
蒙
仁
都
可
以
找
到
許
多
不
同
的
人

，
作
全
面
的
描
寫
。

個
案
的
描
寫
，
在
人
口
少
而
且
環
境
單
純
的
地
方
很
有

代
表
住
。
人
少
旳
地
方
人
類
覺
得
缺
少
變
化
，
色
彩
太
少
'

人
多
的
地
方

，
人
類
覺
得
彼
此
又
很
難
維
持
住
個
性
，
人
和

人
太
像
了
，
難
道
「
距
離
」
上
的
接
近
，
如
都
市
內
的
摩
肩

接
踵
，
眞
會
使
人
愈
來
愈
相
近
嗎
？
這
是
一
個
前
提
上
的
疑

問
，
或
許
報
海
文
學
家
自
己
可
以
解
決
它
，
究
竟
是
什
麼
使

人
的
距
離
愈
來
愈
近
，
而
却
使
人
的
心
靈
的
距
離
却
愈
來
愈

遠
？
古
蒙
仁
的
個
案
描
寫
；
最
能
顯
出
這
點
疑
問
，
他
筆
下

的
漁
夫
，
可
以
代
表
成
干
成
萬
的
漁
夫

，
他
筆
下
的
送
貨
員

，
也
同
樣
可
以
代
表
成
干
成
萬
的
送
貨
員
，
這
一
方
面
說
明

人
性
的
類
似
或
單
調
1

在
某
個
層
面
上
，
但
也
說
明
了
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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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
仁
抽
樣
的
成
功
和
描
寫
的
動
人
了
。

經
過
四
、
五
年
來
的
摸
索
與
賀
驗

，
報
導
文
學
工
作
者

所
付
出
的
心
血
與
勞
力
，
終
於
在
當
今
文
壞
上
闢
出
了
一
塊

嶄
新
的
園
地
，
隨
羞
擧
國
一
致
對
於
現
蹤
課
題
的
關
心
。
對

於
社
會
參
與
感
的
提
高
，
報
海
文
學
將
是
今
後
最
引
人
注
目

的
，
充
渦
造
無
限
發
展
可
能
的
文
壇
上
的
一
匹
黑
馬
。
而
這

許
多
新
堀
起
的
、
優
秀
的
年
輕
報
痺
工
作
者
所
邁
開
的
廣
泛

足
跡
，
將
使
這
匹
黑
馬
騰
空
而
起
，
氣
吞
萬
里
山
河
。

無
疑
地
，
古
蒙
仁
是
這
些
年
輕
的
報
導
文
學
工
作
者
中

，
最
深
沉
，
最
踏
賀
，
也
是
最
具
有
使
命
感
的
一
個
。

這
些

年
來
的
觀
察
輿
體
驗
。
使
他
的
筆
鋒
一
直
在
現
煎
的
事
物
上

琢
磨
，
由
於
深
入
的
瞭
解
與
關
懊
。
更
使
他
的
筆
鋒
充
滿
了

人
道
的
精
神
，
在
朝
向
未
來
理
想
的
生
活
方
式
和
生
活
環
境

的
奮
閼
中
，
他
始
終
充
滿
了
一
個
堅
定
不
移
的
信
念
。

誠
如
他
在
序
言
中
所
說
：
「
曾
經
仆
跌
受
挫
的
身
影
，

六
、
正
確
的
第
一
歩

而
今
孤
獨
地
、
雄
壯
地
走
過
了
這
一
大
片
的
荒
山
曠
野
。
從

來
沒
有
像
那
時
那
麼
強
烈
地
感
到
自
身
的
渺
小
和
偉
大
，
我

終
於
從
那
兒
走
了
過
來
，
眼
看
蒞
那
些
最
純
樸
，
最
苦
難
的

朋
友
們
勇
敢
底
丶
艱
辛
底
胛
步
，
一
步
一
步
邁
向
文
明
的
坦

途
，
感
動
之
餘
，
我
不
禁
想
說
：
朋
友
，
更
刻
苦
｀
更
堅
定

地
走
下
去
吧
！
誰
我
們
一
齊
努
力
，
走
向
更
光
明
，
更
理
想

的
地
方
！
」

是
的
，
只
有
心
存
這
一
份
堅
決
的
自
期
與
許
諾
，
懷
抱

着
一
份
光
明
理
想
的
遠
景

，
來
看
我
們
的
社
會
，
來
關
懷
我

們
的
人
空
，
才
不
會
失
去
我
們
奮
鬪
的
目
標
；
才
能
建
設

一

個
更
理
想
、
更
適
合
我
們
的
肚
會
環
境
！

因
此
，
我
們
要
說
：
古
蒙
仁
在
「
黑
色
的
部
落

」
這
本

書
中
所
跨
出
的
這
一
步
，
是
正
確
的
一
大
步
。
當
然
，
對
於

一
個
創
作
者
，
一
個
滿
骸
着
理
想
的
報
導
者

而
言
，
他
是
不

該
滿
足
，
也
不
會
満
足
的
。
我
們
寄

望
他
在
蹌
過
這
一
步
之

後
，
很
快
地
能
有
更
新
、
更
好
的
題
材

出
現
，
在
報
導
文
學

的
領
域
中
走
得
更
廣
、
更
遠
！




